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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教育

为成就幸福平凡人的“诗教”

□ 舒兴庆

摘 要：作为古典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诗教曾在人格塑造、社会稳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应

接续诗教传统，在记诵、分析和文化学习之上，进一步发挥诗歌的精神塑造功能，指向当代人的成长需求，从“感觉

—情感”“思考—自我”“制作—生活”等维度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学会体验生活的美好、建立独立而丰富的自我、形

成诗意生活和创造性工作的意识，从而帮助他们今后在平凡的人生中建设幸福的生活。

关键词：诗教；精神塑造；幸福的平凡人

“你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将来是个普通人吗？”朱永

新教授曾向家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旨在通过这一

问题向社会传达一个常识：不管我们对孩子的未来有

多少期待，他们绝大多数都会成为世界上最为平凡普

通的人。这一点对教育者的意义是，培养学生在平凡

的生活中发现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绝非一件可有可

无的工作，而是关系到个人乃至社会幸福的重要事项。

而在一个人学习如何做幸福的平凡人的过程中，“诗

教”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古典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

传统诗教曾在人格塑造、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极为重

要的作用。今天的教育者应接续传统诗教的核心要

义，激活诗歌本身所具有的情志激发、审美熏陶和精神

塑造的力量，同时，也要置身时代，将“诗教”的目的从

传统的“学成君子”改换为现代的“成为一个幸福的平

凡人”。这是一个复杂的教育工程，本文仅就以下几个

方面作一点思考，即“诗教”如何在“感觉—情感”“思考

—自我”“制作—生活”等维度上引导学生，促使他们形

成丰富、深刻并具有创造性的自我，为他们今后在平凡

的人生中建设幸福的生活提供支撑。

一、“诗教”之要义在于发挥其精神塑造的力量

“诗教”本是古典教育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的诗

教仅指《诗经》之教，孔子教育学生常常从《诗》入手，重

视其“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和“温柔敦厚”的教育功

能，宋之后，“诗教”的外延扩大，“凡是以诗歌作品为底

本对人进行教育，传扬‘温柔敦厚’‘思无邪’等观念，以

礼义规范人的言行维护政治伦理秩序，使社会机体得

以有序运行的行为，都属于诗教。”［1］可见，传统诗教侧

重道德教化，旨在对人的内在性情及外在行为进行塑

造，使其在内符合君子的要求，在外符合社会的规范。

而今天的诗教则无论从功能到重要性来看，都和传统

诗教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诗歌教育已然成为“记诵

之学”“语言之学”，最多是“文化之学”，而不再是“性情

之学”“成人之学”。教育的核心是塑造人；放弃了诗歌

对人的塑造力量，也就自动离开了教育的“中心地带”。

多年来，语文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唤“诗

教”的回归，“为我国所独有的这一悠久传统突然中断

而深感惋惜”［2］。其实，课本中已有诗歌，高考中必考

诗歌，教学中也一直不乏诗歌，那么，我们所希望“回

归”的究竟是什么呢？显然，今天所提倡的诗教，不是

流于表面或是外在的背诵、分析或是传统文化学习，而

是要重新激活诗歌对人的精神的塑造功能。这才是今

天的“诗教”和传统“诗教”的相通处、贯穿处。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如何使教育

的文化功能和对灵魂的铸造功能融合起来，成为人们

对人的教育反思的本源所在。”［3］这两种功能——文化

和铸造——的融合，也是“诗教”所要思考和达到的。

“诗教”应在记诵、分析和文化学习之上，发挥诗歌所特

有的精神塑造功能，指向当代人的成长需求，即以诗歌

中敏锐的感觉、丰富而合宜的情感，帮助学生更好地体

验生活的美好；以诗歌中的理性思考和自我建构，来促

进学生建立独立而丰富的自我；以诗歌的作品意识和

制作理念，来引导学生今后进行诗意生活、创造性

工作。

二、“诗教”如何成就幸福平凡人

如何以“诗教”来成就幸福平凡人，是一个复杂的

话题，可以从不同维度来思考和实践。新课标高中古

诗文篇目《古代文论选段》有一些古人关于诗歌创作的

思考，如“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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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大序》）、“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

乎声，莫深乎义”（《与元九书》）、“春风春鸟，秋月秋蝉，

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诗品

序》），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把诗歌创作分为“感—情/思

—言”，即感受、思考、创制这三个阶段，从“感觉—情

感”“思考—自我”“制作—生活”三个维度研究“诗教”

的机制与作用。

（一）从“感觉—情感”维度，引导学生更好地感受

生活的美好

这里的“感觉—情感”，不是严谨的心理学概念，而

是来自于美学。莱布尼兹认为审美趣味是由未经逻辑

思维整理、分析的“混乱的认识”或“微小的感觉”组成

的，所以人们往往对美说不出原因。“美学之父”鲍姆嘉

通将人的心理活动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认为研究

“知”的理论是逻辑学，研究“意”的理论是伦理学，因此

也应有一个专门研究“情”的理论。他还构建了这个理

论，并命名为Asthetik，一般翻译为美学，但按其原义，

应该是“感觉学”。而黑格尔《美学》序论部分中也提

到，Asthetik“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

学”。诗歌是文学，从美学角度来思考诗歌中的感觉和

情感，并进一步研究其教育意义，无疑是合适的。

诗歌中的感觉和情感，其实就是诗中的各种形象

及其蕴含的思想情感。生活中的形象是芜杂众多的，

并非单独有一种审美形象供人欣赏，而诗人却能够在

其中发现审美价值的形象并表现出来，这种诗性的“敏

感”——并非只有诗人才具备——正是我们要通过诗

教教给学生的。朱光潜先生也说，诗“并无深文奥义，

它只是在人生世相中捡出某一点特别新鲜有趣而把它

描绘出来。”［4］492“捡”便是诗性“敏感”。“无可奈何花落

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晏殊面对时间流逝的敏感；

“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我妹妹叫芦花/我妹妹很美丽”，

是海子面对即将消逝的传统农业生活的敏感。这些诗

句所呈现的其实不过是一般人司空见惯的景象，但诗

人，或者说具有诗性敏感的人，从中发现了“某一点特

别新鲜有趣”，“把它描绘出来”，便成了诗。

“诗与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

离。”将诗和一般的人生世相区分开来的是一种情趣。

贾岛《寻隐者不遇》就其实事来说，无非是找人但没有

找到，并无值得记录的地方，但作者却从中体会到了一

种独特的隐逸之美，千载之下的读者也对此有所感应。

叶嘉莹先生谈读诗的好处，是“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

好的活泼不死的心灵。”教会学生从诗歌中体验敏感、

训练敏感，并且，将这种敏感运用于生活，则是现代“诗

教”的任务之一。比如，落叶本是常见事物，古诗中落

叶意象甚多，高中课本还有林庚《说木叶》一文，专门分

析落叶意象。而朱光潜先生却把这种意象引入到自己

的生活中，齐邦媛《巨流河》中写朱先生在院里积存厚

厚的落叶，只为“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

风卷起的声音。”厦大附中姚跃林校长在教育随笔《森

林校园中的落叶》中，也同样写到自己阻止校工打扫落

叶，为校园留下一条美丽的落叶小道的故事，这些都是

“诗教”价值的体现。

情感在诗歌中同样重要。克罗齐认为，在艺术活

动中，将错乱的形象变为整一的形象，靠的正是情感的

力量。郭沫若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古人所说

的“诗言志”“诗以达意”，“志”与“意”也都有“情感”的

意思［4］11。诗歌的情感教育功能有两个，一是情感解

放，一是情感合宜。情感的解放和合宜是相联系的，情

感要通过合宜的形式表达出来，才既不至于压抑，又不

至于粗鄙。《关雎》中的爱情“发乎情止乎礼”，朱熹把

“兴观群怨”之“怨”解释为“怨而不怒”，都是在强调情

感的合宜。在高中阶段，教师往往头痛于如何对高中

生进行“准爱情”引导——这种懵懂的情感说是爱情还

为之过早，但又与爱情难以区分。一些学校都开设了

青春期心理方面的课程，但是，情感的微妙仅仅靠心理

课程的讲述是不够的。古往今来具有爱情意味的文学

作品，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好途径。语文教育家

陈军曾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诗经》的爱情诗怎么教？

同时他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教《诗经》里的“爱情”，

目的是养育当代学生的“青春”，传承中国先人的“朝

气”，走向现代化。“我们引导当代中学生读《诗经》中的

爱情诗作品，走进公元前 7世纪甚至 11世纪的中华大

地上的生活原图，感受民间先人自由而又奔放的精神

世界，那该是何等美妙的体验！”［5］顺着陈军老师诗意

的描述，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畅想，一个学生在读书

时代从诗歌作品中所体验到的丰富、美好同时也合宜

的情感，或许会为他/她将来的生活增添一份美好和

安稳。

（二）从“思考—自我”维度，促进学生建构独立而

丰富的自我

一般认为，“思”对于现代诗歌来说非常重要，因为

现代诗歌不仅要表现“对世界的思”，还想“把诗歌的思

维过程也放进一首诗最终的审美形态。”［6］2其实，“思”

对古典诗歌而言一样重要。《毛诗大序》认为诗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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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朱熹在《诗集

传序》中进一步指出，在“情”与“言”之间还存在着中介

物——“思”，“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

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

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

以作也。”［7］1人感物而生情，情发为思，思形于言，言之

不足，便产生了诗。

诗歌的思考不同于纯粹的理性逻辑之思。诗歌的

思想是蕴含在形象当中的，要通过对形象的感受力才

能体会得到。英国诗人布莱克《天真之兆》首节：“一颗

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

你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这首诗通过形象的

串联形成了双重对比：渺小与宏大、短暂与永恒，将思

考推向极致。这种由感受力所引发、通过形象所表达

的“思”，相比纯粹的理论逻辑之思，或许更具有一种真

实的力量，因为“所有真实的概念都是对生命经验的提

炼产物。”［8］8

王夫之论《诗经》，“设身处地而观于善败得失之

大，乃通天下之理而达古今之情，然后可以为《诗》”，也

很好地说明了诗歌的思考力和形象感受力之间的关

系，指出感受力是思想力的重要通道，即“设身处地”

（感受力）→“观于善败得失之大”（思考力）→“通天下

之理而达古今之情”（把握规律）。

由于诗歌能激发情思，因此对人的自我的形成也

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陈军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发

现，诗教能够促进学生形成浪漫情怀——“向往性心理

倾向”，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保持美好的向往，对自我内

心给予心理肯定。［9］王夫之在讨论诗教时也强调，“能

兴即谓之豪杰”，“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

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

权也。”［10］479王夫之所说的是成人的诗教，陈军所说的

是少年的诗教，因而有“豪杰”“浪漫”之别，但实质上都

是在强调诗教大有益于正面的、高扬的自我的形成。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曾采用“诗教”，通过“阅读—

启疑—深思—再疑—再思”的方式，先引导学生在无疑

中生疑，在疑问中不断追问，从而达到对自我人格的思

考。苏轼的“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是文学

史上最有魅力的人格形象之一，学生也极为欣赏，但课

上笔者向学生介绍了社科院陆建德先生的不同意见，

启发学生思考。陆建德认为这种形象局限于狭小的自

我，“文学史上说某人飘飘乎如遗世独立，那是最大的

赞美。把自己孤立起来，甚至对立于社会，反而成了美

德。孤独也意味着独立于社会的自足。”［11］183而英国诗

人多恩的诗正好相反，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谁

都不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是人

类的一员。”学生在比较中深入了对诗人人格形象的思

考，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苏轼的形象。

当然，我们做比较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接受某个既

定的观点，而是让他们在不同的诗歌、关于诗歌的不同

观点中进行评析、鉴定和选择。所以，接下来，我们再

将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

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

破受冻死亦足！”交给学生进行又一轮的对比阅读，那

就更有力度了！学生从两重比较阅读中，体会到不同

的人生境界之美和不同境界的叠加之美——因为苏轼

并非只是遗世独立的浪漫诗人，也有勉力民生的爱民

官员的一面，而这恰恰是中国古典诗人的人格共像。

学生从这样的比较中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传统士人的人

格形象的复杂性及其核心坚守，从古代先贤的人格形

象中获得力量，进而树立自身的人格榜样。

（三）从“制作—生活”维度，引导学生今后诗意生

活、创造性工作

“凡是艺术家都须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诗教

既是关于阅读，也是关于写作的教育。中学诗歌写作

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诗人，而是要引导学生从诗歌写

作中树立作品意识，并通过诗歌创作来探索自我和

世界。

写作是一种制作的技艺。通过诗歌写作训练，能

够让学生知道，所有理念乃至感觉都可以诉诸形象、形

成作品，一个感觉、理念若是不能诉诸形象、形成作品，

则并无太大意义。朱光潜认为，对那些认为自己能够

感受到“诗意”但却无法表达的“哑口诗人”来说，“诗

意”只是幻觉和虚荣心的产品［12］104。这种关于表达/作

品的观念，毫不夸张地说，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工作有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如同诗人在创作之前会有一个对诗的模糊的构

想，人对自己的生活、工作也往往有一个理想。所不同

者，诗人有了关于诗的想象后，就会着手创作，但面对

生活、工作，人们却往往认为理想和现实是隔绝的，于

是陷入“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的无谓之争。若从作品

制作的角度来看，理想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是一个

逐渐成为现实的过程，而非悬置在半空的想象。这就

好比诗意也不能悬空，最终要落实为一句、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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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此外，诗人的创造也并非仅仅是把心中的诗意通

过纯技术性的方式变为现实，而是不断探索的过程。

杜威《艺术即经验》中写道：“艺术家的本质特征之一就

是，他生来是一个实验者……所以他才能开拓新的经

验”［13］137。王德峰教授认为，“人类的一切经验，都不是

对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对现实的积极建构，从这一点

上说，艺术正是建构新经验的感性活动。”［13］137同样的，

诗人的创造也是一种探索，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

自我的探索。也许对诗人来说，写诗不是为了表达什

么，而是为了了解自己想表达什么。

我们以陈军老师讲授“春风又绿江南岸”为例，谈

谈诗意是怎样落实为诗句的。教师在讲该诗时通常都

会强调“绿”的“词类活用”，但陈军老师则提出，词类活

用本是古文常法，并不特别，只有把“绿”的文化意义与

王的人生意义，把该句与末句打通，综合体味，才能认

识到“绿”的准确性和艺术性。［9］这个分析表明，诗歌的

妙处并不仅仅在一个字上，而在这个字与全诗的关联、

与诗人整个生命的关联。那么，反过来，当诗人创造这

首诗的时候，也不应该仅仅去考虑某一个字用得好不

好、妙不妙，而是要让这一个字、这一句诗“称合”自己

的此刻生命体验。哪一个词最凝练，最有代表性，诗人

需要在自身的感受中去甄别、确认。而一些看上去很

精巧的句子，如“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

由于无法传递真实、完整的生命体验，反而显得空洞。

可见，学生通过诗歌写作训练可以获得探索意识

（即在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去探索的意识）、制作意识（将

生命体验制作成作品的意识），从而在今后的人生中能

够有必要的力量去探索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创造生活

的点滴之美。高中课文《项脊轩志》中的“项脊轩”本不

适合使用：小、老、暗。但是，这样一间逼仄、老破、昏暗

的屋子，在归有光的整修下，却变得优雅敞亮，充满情

趣。我们在教授此文时，如能让学生思考一下归有光

为何能把一间破旧的屋子整饬一新，充满诗意，是很有

意义的。正是有过诗意体验的生活者，才能把诗意的

制作运用于生活。

此外，如果我们能意识到工作是一个人安身立命

的根基，是改造世界的实践，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作品

意识、探索意识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人生的不同阶

段，我们需要深入询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自己身处的

“土壤”适合“种植”什么，从而选择最为合适的方案。

这就类似于相同的“喜春”的诗意诉求会落实为不同的

诗句：或是“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或是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或是“人闲桂花

落，夜静春山空。”不同的诗句，对应着诗人不同的性情

和心情。

虽然看上去诗歌和生活、工作似乎相隔甚远，但它

们的底层逻辑又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人的感受力、思考

力和创造性。诗歌需要趣味、思考和创造，而没有趣

味、思考和创造的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刻板工作也不

会让人感到幸福。教育者有意识地开展“诗教”，发挥

诗歌对人的精神塑造作用，引导学生从诗歌的阅读、写

作中获得有趣味的感受能力、真诚合宜的情感、深入辩

证的思考以及创造的意识，从而帮助他们在今后的平

凡的生活和工作中创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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